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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考德威尔从微观家庭角度提出了代际财富流理论，认为家庭经济关系变革尤其是家

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导致了生育率转变。 该理论无疑具有独创性，但存在应用性与解释力问

题。 在代际财富流理论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尝试将其核心概念和最关键命题操作化，并借助国

民转移账户（ＮＴＡ）项目提供的指标体系与数据，对其理论进行拓展。 研究发现，将公共层面的代际财

富流引入，可形成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 ６ 种组合类型；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公共层面代际

财富流方向发生了变化，导致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经历由向下到向上的转变；广义层面代际财富

流方向变化受到人口结构和年龄别平均转移量的影响。 拓展后的解释框架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代

际财富转移和生育率转变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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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现代意义上的生育率转变最早出现在西方工业社会，继而在发展中国家逐渐蔓延开来，
经历了从分化到趋同的过程（陈友华，２０１０；陈佳鞠、靳永爱，２０２１）。 国外学者从人口、经济、
文化等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模型，用来解释生育率转变发生的原因，如生育控制论、孩子

数量质量替代论、文化扩散论等。 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生育率转变特征时，也提出了本土化

的解释机制和模型（陈卫、高爽，２０１３）。
在众多经典解释中，考德威尔（Ｊｏｈｎ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基于在西非和亚洲开展的田野工作，提出

了代际财富流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ｌｏｗｓ），力图从家庭内部代际财富转移

的视角出发来解释生育率转变的过程（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９７６ａ、１９７６ｂ、１９８１）。 这无疑为我们研究中

国的生育率转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孝道文化传统的国家，人们

需要兼顾抚养子代与赡养亲代的双重代际义务。
代际财富流理论认为，在传统社会，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是向上的，即由子女流向父母，

因而多生育是理性的，而到了工业社会，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是向下的，即由父母流向子女，
因而少生育是理性的（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９７６ｂ、１９８１）。 该理论所考察的是家庭内部的情形，但在现代

社会，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抚养子代和赡养亲代的责任出现了外部化与社会

化的趋势，那么，在一个有着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社会，代际财富流的方向又会出现哪些可

能？ 此外，该理论所考察的社会的整体年龄结构是较为年轻的，那么，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

程，在一个不断老化的社会中，代际财富流的方向又会发生哪些变化？ 这些问题有待深入地

分析和探讨。
本文尝试与代际财富流理论进行对话，在该理论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将其核心概

念和最关键命题操作化，并借助国民转移账户（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ＮＴＡ）项目提供的

指标体系与数据，探索在具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社会中代际财富流方向的更多理论可能

性，并且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代际财富流方向的影响。

２　 文献回顾与述评

２．１　 “财富”概念与代际财富流方向

考德威尔的理论出发点与贝克尔（Ｇａｒｙ Ｂｅｃｋｅｒ）、伊斯特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等学者一

致，都是从孩子价值（成本与回报）出发进行考察。 孩子的成本包括财务与实物两个方面，具
体包含教育支出、食物、衣服、住房等（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９７６ａ）。 孩子的回报包含 ６ 类：（１）增加家庭

收益，尤其是父辈男性的收益；（２）成年之前，在家庭和农场协助工作、提供服务；（３）成年之

后，参与农场工作，回馈父母礼物；（４）协助家庭成员参与社区庆典、家庭仪式活动；（５）照顾

年老父母；（６）接受教育，提高回报父母的能力（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９７６ｂ）。 可见，孩子价值不仅体现

在金钱层面，还体现在生活保障意义上（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９７６ａ）。 鉴于此，考德威尔拓展了“财富”
概念的外延，将其界定为“一人为他人提供的货币、物品、服务、保障”（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９７６ｂ）。

据考德威尔描述，在代际财富流向上的传统社会中，财富由子辈流向父辈，受益的是年老

一辈。 此时，家中的老人具有最高权威，掌握着土地和财产，既决定着财产的继承，也决定着

日常家庭劳动成果的分配。 总体而言，在这种代际关系下，老人享有大部分家庭收成，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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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家庭内部财富转移相对较少。 在代际财富流向下的社会中，情况则正好相反，整个社

会流行着爱幼传统，财富由父辈流向子辈，受益的是年少一辈。 此时，核心家庭中各位成员情

感与经济地位的平等使得财富更难流向年老的一代，孩子需求保障的优先性高于老人，家庭

内部资源更多地流向孩子，而不是老人（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９７６ｂ）。
２．２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贡献一部分归功于其采用的研究方法———田野参与式观察，这种方法

非常有助于学者理解和把握当地人视角中的孩子价值、生育意愿、理性等议题；另一部分归功

于其研究路径的独创性，除了考察代际财富流以外，该理论还将家庭关系（经济关系、情感关

系）的变革引入对生育率转变的分析中，并通过文化来进一步解释家庭关系以外的情感义务

系统和道德系统。 与其他同时期的理论相比，代际财富流理论在帮助人们理解生育率转变方

面具有足够的启发性，但也存在以下 ３ 点不足之处：
一是个案考察的代表性问题。 代际财富流理论建构所依据的经验基础是西非和亚洲的

部分国家，这便导致当将该理论推广到其他地区时，可能存在不适用问题。 一系列旨在验证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在南美洲 ３ 个低地原始聚居区的调研结果显示，代际

财富向下流动并没有改变当地的高生育率现状（Ｋａｐｌａｎ，１９９４）；针对墨西哥和尤卡坦的原始

玛雅社会的研究发现，孩子在原生家庭中的消耗大于产出，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的财富

流净值都是负的，并非向上流动（Ｌｅｅ 和 Ｋｒａｍｅｒ，２００２）；基于国内 １９９２ 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

系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总体上代际经济流都是由子代流向父代（郭
志刚、陈功，１９９８），但彼时我国的生育率已经快速下降。

二是理论概念的操作化和实证检验问题。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概念较难操作化，且缺乏实

证经验支撑，由此会引发一种合理的怀疑，即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与生育率转变之间仅仅是

一种相关关系还是一种因果关系（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８３）。 考德威尔特别提到，教育是引发代际财富

流方向变化进而对生育率产生影响的优先因素，但相关经验证据不足。 一项针对 ３７ 个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分析显示，１９６０ 年和 １９８０ 年不同性别人群的小学入学率对 １５ 年至 ３０ 年

后的总生育率没有明显影响（Ａｄａｍｃｈａｋ 和 Ｎｔｓｅａｎｅ，１９９２）。
三是代际财富流从家庭微观层面向外拓展的问题。 代际财富流理论主张在家庭内部考

察孩子的价值效应，但家庭并不是一个封闭单元，其经常会与外部进行资源交换。 如果家庭

外部可以提供一种比孩子更具投资效应与保障效应的对象或制度，那么父母还会再投资孩子

吗？ 考德威尔在邦戈茨（Ｊｏｈｎ 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的理论研究中看到了这种可能性，邦戈茨认为“少生

孩子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具有前瞻性的受教育父母，而是来自具有前瞻性的投资父母。 毫无

疑问，对孩子的投资将日益扩大到对可出售土地和金融工具的投资”（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２００５）。 国内

学者也发现，在集体化时代，家庭以外的集体财富分配也影响着家庭生育（郑卫东，２０１０）；随
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社会逐渐替代家庭承担部分养老功能，代际之间的财富

流动部分转移到家庭外部实现，家庭内部代际经济流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韩华为，
２０２０），呈现出更多城乡、性别、世代上的差异（张岭泉、邬沧萍，２００７），而家庭外部其他形式

的代际财富转移也对生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冯永琦、于欣晔，２０２２）。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在考德威尔所描述的代际财富流的概念和流向特征的基础上，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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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代际财富流理论的核心概念与最关键命题（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与生育率转变之间的关

系）进行操作化；然后探讨在具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社会中代际财富流方向的更多可能性，
并做出实证化说明；最后进一步探究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的影响因素，以期对代际财富流理

论做出一定的拓展。

３　 方法和数据

３．１　 概念及命题操作化

首先，为了在代际财富流理论的基础上对其核心概念进行操作化，本研究引入罗纳德·李

（Ｒｏｎａｌｄ Ｌｅｅ）等学者在 ＮＴＡ 中提到的“代际转移”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概念。 该概

念是指代际之间资源、金钱、服务、保障流动的过程，包含了量度（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与方向（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两个层面的测量（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与代际财富流概念有相当大程度的拟合性。
围绕这一概念，罗纳德·李等学者构建了一整套逻辑严谨、推导科学的数理模型和指标体

系①，并且提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研究数据。 中国学界引入 ＮＴＡ 概念已有 １０ 余

年，国内陆续有学者参与到 ＮＴＡ 项目的数据测算工作中，也有学者借助 ＮＴＡ 研究了人口老

龄化背景下的代际分配与财政负担、人口红利重构等议题。 可以说，ＮＴＡ 在应用方面已经

比较成熟，借助其概念、指标和数据，可以方便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代际财富流理论的最关键

命题。
其次，ＮＴＡ 按照转移的层次将代际转移分为两类：公共转移（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与私人部

门转移（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见表 １）。 其中，私人部门转移包含了家庭内部转移（Ｉｎｔｒａ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与家庭之间转移（Ｉｎ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基于此，对于代际财富流理论所考察的

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可以用 ＮＴＡ 中的家庭内部转移概念进行拟合，主要考察家庭内部当期

财富的转移或对当期收入的处置；对于本研究希望补充考察的在具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社

会中的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可以用 ＮＴＡ 中的公共转移概念进行拟合，主要包括现金、公共

物品、服务、保障（公共安全、国防）等方面。 此外，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是指综合家庭内部和

公共层面两类财富转移所形成的财富流。
最后，本研究结合考德威尔描述的两种代际财富流方向的经验事实，对代际财富流理

论的最关键命题进行操作化。 前文提到，代际财富向上流动的社会具有尊老传统，财富由

子辈流向父辈，受益的是年老一辈。 基于此，本研究将代际财富向上流动操作化为：在代际

财富转移比例中，财富转移流向老年人的比例高于流向少儿②的比例。 代际财富向下流动

的社会则更重视爱幼传统，财富由父辈流向子辈，受益的是年少一辈。 基于此，本研究将代际

①

②

在融合生命周期假说与世代交叠模型假设的基础上，ＮＴＡ 提供了一个研究家庭内部以及公共部

门的代际转移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 截至目前，ＮＴＡ 项目已收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

不同时期的代际转移方面的数据，为学者们研究代际支持与生育等主题提供了详实的经验数据。
这个项目得到了来自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人口司等众多国际基金和机构的支持，相关研究成

果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顶级期刊上发表，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由于后续考察基本围绕现代社会，本研究采纳了人口学研究对少儿和老年人年龄的一般界定：少
儿的年龄范围是 ０～１４ 岁，老年人的年龄范围是 ６５ 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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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向下流动操作化为：在代际财富转移比例中，财富转移流向少儿的比例高于流向老年人

的比例。

表 １　 ＮＴＡ 中的再分配类型与具体实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ＮＴＡ）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转移层次
基于资产的再分配

资本、自然资源 金融资产
基于转移的再分配

公共 公共土地或矿产 公共信贷 公共教育∗

主权基金 公共医疗∗

货币稳定基金 公共养老金∗

其他（现金、非现金）∗

私人 私人土地或矿产 消费者信贷 家庭内部支持∗

设备 互助基金 家庭之间支持

基础设施 私人养老金

自有房产 私人储蓄

　 　 资料来源：根据《国民转移账户手册》（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中相关内容整

理得到。
注：表中标“∗”的为本文考察内容。

３．２　 指标选取、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指标选取主要参考了《国民转移账户手册》中的相关说明，该手册系统介绍了

ＮＴＡ 的设计原理、指标体系、计算方法、应用等内容。
ＮＴＡ 采取了类似会计准则的设计，每一个转移账户都包含了转移流入（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ｆｌｏｗｓ）

与转移流出（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ｓ），分别表示转移的接受方与转移的来源方。 例如，公共层面转

移流入（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ｆｌｏｗｓ）指所有公共项目受益人收到的资金与物品，包括现金转移和

所有相当于公共消费的实物转移；公共层面转移流出（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ｓ）指公共层面转

移流入的资金来源，包含税收、社会捐款和政府的拨款（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 本研究选取的

指标在 ＮＴＡ 中对应的是不同层面的转移去向，而对于转移的来源，本研究不做考察。
结合前文对于代际财富流方向的操作化定义，本研究在 ＮＴＡ 中的公共层面转移流入与

家庭内部转移流入（Ｉｎｔｒａ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ｆｌｏｗｓ）两个账户指标的基础上，构造出一系列相

关的衍生指标，从而对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的代际财富转移流入比例差异展开分析。 此外，
本研究还引入了生育水平和人口老龄化水平的相关指标，以作进一步分析（见表 ２）。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 ＮＴＡ 项目数据库①，目前已有 ６０ 多个国家的研究

小组正在数据库中搭建相关账户，本研究所使用的家庭内部和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相关指标

的数据是从该数据库对应的转移流入账户检索、下载的，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相关指标的数

据则是在整合家庭内部和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相关指标数据的基础上得到；二是联合国人口

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２２》（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２），本研究所使用的生育水平和人口老龄

① ＮＴＡ 项目数据库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ｏｒｇ ／ ｗｅｂ ／ ｎｔａ ／ ｓｈｏｗ ／ Ｂｒｏｗｓｅ％２０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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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方面的数据均来源于此。

表 ２　 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 转移流入老年人口比例

转移流入少儿人口比例

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 转移流入老年人口比例

转移流入少儿人口比例

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 转移流入老年人口比例

转移流入少儿人口比例

生育水平 总和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水平 老年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设定。

４　 主要结果

４．１　 代际财富流方向的组合类型

考德威尔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方向的转变，并推断进入工业社会

后，家庭内部代际财富将向下流动。 那么，如果将公共层面的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作为新的

维度引入，两者综合效应下的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又会呈现出什么方向？ 理论上不同层面的

代际财富流方向能够形成 ６ 种组合类型，结合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和 ＮＴＡ 项目中的数据，
我们可以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情况归入不同组合类型（见表 ３）。

表 ３　 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理想组合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ｄ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ｌｏｗ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组合类型
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

家庭内部 公共层面 广义层面
典型国家（年份）

１ 向上 向上 向上 西班牙（２０００ 年）、日本（２００４ 年）
２ 向上 向下 向上 —
３ 向上 向下 向下 泰国（２０１７ 年）
４ 向下 向下 向下 智利（１９９７ 年）、墨西哥（２００４ 年）、南非（２００５

年）、印度尼西亚（２００５ 年）、秘鲁（２０１４ 年）、
韩国（２０１２ 年）、哥斯达黎加（２０１３ 年）、新加
坡（２０１３ 年）、菲律宾（２０１５ 年）

５ 向下 向上 向下 巴西（１９９６ 年）、乌拉圭（２００６ 年）、美国（２００８
年）、澳大利亚（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２０１３ 年）、
摩尔多瓦（２０１４ 年）

６ 向下 向上 向上 奥地利（１９９５ 年）、匈牙利（１９９５ 年）、瑞典
（２０００ 年）、德国（２００３ 年）、斯洛文尼亚（２００４
年）、法国（２００５ 年）、美国（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
（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根据 ＮＴＡ 项目数据库中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注：受限于数据库样本和本文篇幅，此处仅呈现部分年份的典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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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３ 中可以发现：第一，虽然理论上，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组合类型有 ６ 种，但
在现实世界中并未找到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向上、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向下，并且广义层面

代际财富流向上的国家；第二，如代际财富流理论所言，进入工业社会后，大部分国家的家庭

内部代际财富流是向下的，但也存在一些并非传统社会而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却向上的国

家，如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的西班牙和日本；第三，部分国家的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一直是向

下的，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一直是向上的，但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的方向发生了变化，由向下

转变为向上，如美国和俄罗斯，这与罗纳德·李的发现一致，他提到“似乎在个人账户层面，通
过公共部门的财富转移大约抵消了家庭内部向下转移的部分”，“在一些富裕的国家中，资源

已经开始向上转移而不是向下”（Ｌｅｅ，１９９４）。
４．２　 人口老龄化与代际财富流方向

代际财富流理论所考察的社会的整体年龄结构较为年轻。 那么，在一个人口老龄化程度

不断加深的现代社会，代际财富流方向会发生怎样的动态变化？ 接下来，本研究将借助 ＮＴＡ
中的公式设定和数据对此问题进行探究。
４．２．１　 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公共层面转移流入比例

一般情况下，当个体进入老年阶段（年龄 ｘ 在 ６５ 岁及以上）后，其劳动收入 Ｙｌ（ｘ）会逐渐

下降并开始小于其消耗 Ｃ（ｘ），即存在生命周期赤字 Ｄ（ｘ），如公式（１）所示：
当 ｘ ≥ ６５ 时， Ｄ（ｘ） ＝ Ｃ（ｘ） － Ｙｌ（ｘ） ＞ ０ （１）

从队列视角来看，随着更多队列进入老年阶段，在整体人口层面，生命周期赤字效应会不

断变大。 从 ＮＴＡ 的角度来看，老年阶段的生命周期赤字需要通过转移和基于资产的再分配

来弥补（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如公式（２）所示：
Ｃ（ｘ） － Ｙｌ（ｘ） ＝ τ ＋ （ｘ） － τ － （ｘ） ＋ ＹＡ（ｘ） － Ｓ（ｘ） （２）

其中，转移包含转移流入 τ＋（ ｘ）和转移流出 τ－（ ｘ）；基于资产的再分配包含资产收入

ＹＡ（ｘ） 和储蓄 Ｓ（ｘ）。
在公式（１）和公式（２）的基础上，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

下，伴随着整体老年人口生命周期赤字的逐渐扩大，老年人口需要更多来自外界的转移流入，
尤其是公共层面转移流入。 基于 ＮＴＡ 项目中 ３５ 个国家的数据，本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即
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公共层面转移流入老年人口的比例就越高（见图 １）。
４．２．２　 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的国家，越需要更高的公共层面转移流入来填补老年阶段

的生命周期赤字，这可以理解为“外部传导”效应；另一方面，在 ＮＴＡ 的理论模型中，公共层面

转移流入的资金来源为税收、社会捐款和政府拨款，这些资金来源一般受到严格的预算限制

（Ｌｅｅ，１９９４），总量存在阶段性的上限，换句话说，公共层面转移流入受到资金来源的严格约

束，从稀缺性的角度而言，当公共层面转移流入老年人口的比例超过某个阈值时，势必会对其

他年龄人口（比如少儿人口）的公共层面转移流入产生影响，这可以理解为“内部挤压”效应。
可见，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基于 ＮＴＡ 项目中 ３５
个国家的数据，我们也发现了这一点（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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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公共层面转移流入老年人口比例：来自 ３５ 个国家的证据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３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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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ＮＴＡ 项目数据库以及《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２２》中相关数据绘制。
注：图中虚线是对散点数据的线性拟合，后图同。

图 ２　 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来自 ３５ 个国家的证据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ｌｏｗ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３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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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ＮＴＡ 项目数据库以及《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２２》中相关数据绘制。
注：公共层面转移流入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比例差大于 ０，意味着代际财富流是向上的；

小于 ０，意味着代际财富流是向下的。 后图同。



　 ３ 期 陈友华　 杨慧康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拓展研究 ４３　　　

从图 ２ 中能够看出两个规律。 第一，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公共层面转移流入老

年人口的比例高于少儿人口相应比例的程度越大；人口老龄化水平越低的国家，公共层面转

移流入少儿人口的比例高于老年人口相应比例的程度越大。 第二，从样本数据看，如果一个

国家的老年人口占比大于 １２．１５％，那么这个国家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是向上的；如果一个国

家的老年人口占比小于 ８．４５％，那么这个国家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是向下的。
４．２．３　 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

进一步地，由于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综合了家庭内部和公共层面两类代际财富流的效

应，并且人口老龄化导致了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的增加，因而当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一定阈

值后，也势必会影响甚至扭转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以 ＮＴＡ 项目中的美

国为例进行说明。
从图 ３ 中可以发现，在 １９８１～２０１１ 年间，美国家庭内部的代际财富是向下流动的，而公共

层面的代际财富是向上流动的，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２００９ 年之前，广义层面的代际财富是

向下流动的，而 ２００９ 年之后，广义层面的代际财富开始向上流动。

图 ３　 １９８１～ ２０１１ 年美国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的方向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９８１－２０１１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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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ＮＴＡ 项目数据库以及《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２２》中相关数据绘制。

图 ４ 呈现了美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与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之间的关系，从中能够看

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公共层面的代际财富是向上流动的，且流向老年人口的

比例与流向少儿人口的比例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家庭内部的代际财富是向下流动的，且流向

少儿人口的比例与流向老年人口的比例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当综合公共层面和家庭内部两类

代际财富流的效应时可以发现，在美国，当老年人口占比超过 １２．８６％之后，广义层面的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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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流方向发生了变化，由向下转变为向上。

图 ４　 美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与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ｌｏ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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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ＮＴＡ 项目数据库以及《世界人口展望 ２０２２》中相关数据绘制。

５　 进一步讨论

５．１　 代际财富流方向的影响因素

如前文所述，代际财富流方向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存在关联。 那么，这两者之间是相关

关系还是因果关系，或者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导致了这两者的变化？ 这是代际财富流理论

尚未说清楚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影响因素展开详

细推导与分析。
５．１．１　 推导过程

首先，设定 Ｏ＋
ｔ 为 ｔ 年的广义层面转移流入老年人口比例，如公式（３）所示：

Ｏ ＋
ｔ ＝

∑
Ｎ

６５
（Ｐｔ（ｘ）·τ ＋ （ｘ））

∑
Ｎ

０
（Ｐｔ（ｘ）·τ ＋ （ｘ））

（３）

其中，τ＋（ｘ）为个体在 ｘ 岁时所接受的平均转移量，Ｐ ｔ（ ｘ）为 ｔ 年 ｘ 岁的人口数，Ｎ 是人

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年龄。 到 ｔ＋１ 年时，考虑到死亡因素，ｘ＋１ 岁的人口数 Ｐ ｔ＋１（ ｘ＋１）可写为

公式（４）：
Ｐｔ ＋１（ｘ ＋ １） ＝ Ｐｔ（ｘ）·（１ － ｑｔ（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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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ｑｔ（ｘ）为 ｔ 年 ｘ 岁的死亡率。 那么，ｔ＋１ 年的广义层面转移流入老年人口比例 Ｏ＋
ｔ＋１可

写成公式（５）：

Ｏ ＋
ｔ ＋１ ＝

∑
Ｎ－１

６４
（Ｐｔ（ｘ）·（１ － ｑｔ（ｘ））·τ ＋ （ｘ ＋ １））

∑
Ｎ－１

０
（Ｐｔ（ｘ）·（１ － ｑｔ（ｘ））·τ ＋ （ｘ ＋ １）） ＋ ∑

４９

１５
ＷＰｔ（ｘ）·ＡＳＦＲｔ（ｘ）·τ ＋ （０）

＝
∑
Ｎ－１

６４
（Ｐｔ（ｘ）·（１ － ｑｔ（ｘ））·τ ＋ （ｘ ＋ １））

∑
Ｎ－１

０
（Ｐｔ（ｘ）·（１ － ｑｔ（ｘ））·τ ＋ （ｘ ＋ １）） ＋ ＴＦＲｔ·∑

４９

１５
ＷＰｔ（ｘ）·ｇｔ（ｘ）·τ ＋ （０）

（５）
其中，ＡＳＦＲｔ（ｘ）表示 ｔ 年 ｘ 岁妇女的生育率，ＴＦＲｔ 表示 ｔ 年妇女的总和生育率，ｇｔ（ｘ）表示

ｔ 年妇女的生育模式，即 ｇｔ（ｘ）＝
ＡＳＦＲｔ（ｘ）

ＴＦＲｔ
，ＷＰｔ（ｘ）表示 ｔ 年 ｘ 岁的女性人口数。

其次，按照相同的方法，设定 Ｋ＋
ｔ 和 Ｋ＋

ｔ＋１分别为 ｔ 年和 ｔ＋１ 年的广义层面转移流入少儿人

口比例，如公式（６）和公式（７）所示：

Ｋ ＋
ｔ ＝

∑
１４

０
（Ｐｔ（ｘ）·τ ＋ （ｘ））

∑
Ｎ

０
（Ｐｔ（ｘ）·τ ＋ （ｘ））

（６）

Ｋ ＋
ｔ ＋１ ＝

∑
１３

０
（Ｐｔ（ｘ）·（１ － ｑｔ（ｘ））·τ ＋ （ｘ ＋ １）） ＋ ＴＦＲｔ·∑

４９

１５
ＷＰｔ（ｘ）·ｇｔ（ｘ）·τ ＋ （０）

∑
Ｎ－１

０
（Ｐｔ（ｘ）·（１ － ｑｔ（ｘ））·τ ＋ （ｘ ＋ １）） ＋ ＴＦＲｔ·∑

４９

１５
ＷＰｔ（ｘ）·ｇｔ（ｘ）·τ ＋ （０）

（７）
最后，设定 Ｚｔ 和 Ｚｔ＋１分别为 ｔ 年和 ｔ＋１ 年的广义层面转移流入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比例

差，如公式（８）和公式（９）所示：

Ｚｔ ＝ Ｏ ＋
ｔ － Ｋ ＋

ｔ ＝
∑

Ｎ

６５
（Ｐｔ（ｘ）·τ ＋ （ｘ）） － ∑

１４

０
（Ｐｔ（ｘ）·τ ＋ （ｘ））

∑
Ｎ

０
（Ｐｔ（ｘ）·τ ＋ （ｘ））

（８）

Ｚｔ ＋１ ＝ Ｏ ＋
ｔ ＋１ － Ｋ ＋

ｔ ＋１ ＝

∑
Ｎ－１

６４
（Ｐｔ（ｘ）·（１ － ｑｔ（ｘ））·τ＋ （ｘ ＋ １）） － （∑

１３

０
（Ｐｔ（ｘ）·（１ － ｑｔ（ｘ））·τ＋ （ｘ ＋ １）） ＋ ＴＦＲｔ·∑

４９

１５
ＷＰｔ（ｘ）·ｇｔ（ｘ）·τ＋ （０））

∑
Ｎ－１

０
（Ｐｔ（ｘ）·（１ － ｑｔ（ｘ））·τ＋ （ｘ ＋ １）） ＋ ＴＦＲｔ·∑

４９

１５
ＷＰｔ（ｘ）·ｇｔ（ｘ）·τ＋ （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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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通过比较公式（８）和公式（９）可以发现，在广义层面，ｔ＋１ 年的转移流入老年人口与

少儿人口比例差与 ｔ 年的总和生育率成反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ｔ 年的总和生育率

越低，ｔ＋１ 年的转移流入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比例差就越大。 此外，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存在

队列的持续效应，例如，ｔ 年的总和生育率变低会导致 ｔ＋１ 年 １ 岁人口减少，随时间推移，也会

导致 ｔ＋２ 年 ２ 岁人口减少，以此类推。 在此基础上，可以推导出理想情况下总和生育率对于

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影响（见表 ４）。

表 ４　 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ｌｏｗｓ 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初始条件
广义层面

代际财富流方向
总和生育率

变化
数年后广义层面
代际财富流方向

Ｚ ｔ＜０ 向下 升高 持续向下，程度加深

降低 方向反转，开始向上

Ｚ ｔ＞０ 向上 降低 持续向上，程度加深

升高 方向反转，开始向下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归纳整理。 后文图表资料来源同表 ４。

其次，通过比较公式（８）和公式（９）还可以发现，在广义层面，ｔ＋１ 年的转移流入老年人口

与少儿人口比例差与 ｔ 年的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率成反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ｔ 年
的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率越低，ｔ＋１ 年的转移流入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比例差就越大。 在此

基础上，可以推导出理想情况下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率对于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影响

（见表 ５）。

表 ５　 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与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率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ｌｏｗｓ 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初始条件
广义层面

代际财富流方向
老年人口年龄别

死亡率变化
数年后广义层面
代际财富流方向

Ｚ ｔ＜０ 向下 升高 持续向下，程度加深

降低 方向反转，开始向上

Ｚ ｔ＞０ 向上 降低 持续向上，程度加深

升高 方向反转，开始向下

　 　 最后，在探究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时，一个前提假设是

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的年龄别平均转移量 τ＋（ｘ）不变。 事实上，通过比较公式（８）和公式（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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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发现，在广义层面，ｔ＋１ 年的转移流入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比例差与 ｔ 年的老年人口年

龄别平均转移量成正比，与 ｔ 年的少儿人口年龄别平均转移量成反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ｔ 年平均每位老年人接受的转移量越多、少儿接受的转移量越少，ｔ＋１ 年的转移流入

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比例差就越大。 在此基础上，可以推导出理想情况下老年人口年龄别平

均转移量对于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影响（见表 ６），少儿人口年龄别平均转移量的影响

则恰恰相反。

表 ６　 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与老年人口年龄别平均转移量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ｌｏｗｓ 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ｂｙ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初始条件
广义层面

代际财富流方向
老年人口年龄别
平均转移量变化

数年后广义层面
代际财富流方向

Ｚ ｔ＜０ 向下 降低 持续向下，程度加深

升高 方向反转，开始向上

Ｚ ｔ＞０ 向上 升高 持续向上，程度加深

降低 方向反转，开始向下

５．２　 对代际财富流理论的回应

至此，本研究在代际财富流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拓展：将家庭以外的公共部门因素

纳入考量，考察了在具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现代国家中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理想组合类

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代际财富流方向的动态变化，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代际财富流

方向的人口学因素和年龄别平均转移因素。 接下来，本文将在 ３ 个方面对代际财富流理论进

行回应。
第一，拓展后的解释框架如何兼容代际财富流理论所力图解释的经验事实。 非常清晰的

是，代际财富流理论所呈现的是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由向上转变为向下的经验事实。 这种方

向的改变源于孩子价值的变化（包含孩子成本的提高等因素），而这背后的原因是教育、家庭

关系、家庭道德、宗教与传统文化的变迁导致更多的财富流向孩子，也就是本文所描述的家庭

内部少儿人口年龄别平均转移量在提高，而老年人口年龄别平均转移量在下降，进而扭转了

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方向。 如果想要将考德威尔基于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推广到不同时代

或国家，就需要纳入对人口结构因素的考量。 在这方面，本研究拓展后的解释框架是对代际

财富流理论的一种补充。
第二，拓展后的解释框架如何解释代际财富流理论所关注的最关键命题———代际财富

流方向变化与生育率转变之间的关系。 代际财富流理论认为生育率转变主要是由代际财

富流方向变化所决定，舒尔茨（Ｔ．Ｐａｕｌ Ｓｃｈｕｌｔｚ）曾质疑其假设中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与生育

率转变之间究竟是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系（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８３）。 本研究认为这两者可能是随着

孩子价值的变化尤其是孩子养育成本的上升而共同出现的现象：一方面，孩子养育成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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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后，为保障其生存，家庭内部更多的资源将转移给孩子，从而导致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变

化；另一方面，孩子养育成本上升后，“投资回报率”将会下降，从理性选择角度看，这势必

会降低家庭对于生育数量的需求，并会反映到实际的生育行为上，进而引发整体生育率的

转变。
第三，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与生育率转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见图 ５）。 一方面，代

际财富流理论看到了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与宏观生育率转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

面，结合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生育率下降本身也会导致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其与老年人口占

比上升一起对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产生影响，最终引发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

改变。

图 ５　 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与生育率转变：一个拓展的解释框架

Ｆｉｇｕｒｅ 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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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与讨论

６．１　 结论

为弥补代际财富流理论在应用方面的不足，本文尝试对该理论进行拓展。 在吻合考德威

尔所描述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参考罗纳德·李提出的代际转移概念，对代际财富流理论的

核心概念和最关键命题作出操作化定义，并基于 ＮＴＡ，选择“转移流入”作为关键指标展开分

析。 此外，本研究还在家庭层面的基础上引入了对公共层面和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

考量。
本文发现，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理想组合类型有 ６ 种，其中存在代际财富流理论

所描述的现代工业社会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向下的类型，但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公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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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将会发生变化，进而会导致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由向下到向上的

转变。 进一步地，可从人口结构因素和转移流入因素两个角度对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

变化做出解释，其中，总和生育率、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率、老年人口年龄别平均转移量、少儿

人口年龄别平均转移量是关键因素。
本文认为，代际财富流理论发现了家庭层面少儿人口年龄别平均转移量提高的经验事

实，但如果将研究层次上升到时代或国家层面，就需要纳入人口结构因素方面的考察，并且

从拓展后的解释框架看，代际财富流理论中的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与生育率转变之间的关

系很有可能是一种相关关系，二者是随着孩子价值的变化而出现的共生现象。 无论在家庭

层面还是在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与生育率转变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６．２　 讨论

本文在代际财富流理论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拓展，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财富转移

和生育率转变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本文使用的“代际

转移”概念所指对象，与代际财富流理论中家庭层面的“财富”概念所指对象之间存在一定差

异；第二，由于 ＮＴＡ 项目数据的处理和转换有很高要求，故本文采用的是该项目中已有的历

史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测算结果的质量。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财富通过公共转移的方式流向老年群

体的比例越来越高。 公共转移的背后是一系列制度设计，包括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
毋庸置疑，这些制度设计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但这些制度初建时，人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人
类平均预期寿命相较于今天也短得多，人口年龄结构整体呈金字塔形。 然而，持续的低生育

率与死亡率的下降使得这些制度设计开始面临新的人口年龄结构事实。 一种合理的怀疑随

之产生：如果人口老龄化极端严峻，财富通过公共转移的方式流向老年群体的比例会无限高

吗？ 是否有天花板？ 换句话说，在未来不断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面前，原有制度设计的持续

性令人存疑（张子彧、陈友华，２０２２）。 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的变革是必要的，我们可以从前文

的公式（２）中得到启发，既可从等式左边入手，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增加老年人劳动收入，也
可从等式右边入手，让老年人明确自我养老的责任定位，提倡自力更生的养老主张，鼓励人们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与养老准备，通过在年轻时拼搏奋斗来积累资产和储蓄，这样年老后便可

以依赖资产回报和储蓄实现个人养老。
进一步地，如果我们仔细追溯这些公共转移的来源便可以发现，公共转移的制度设计

者———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市场组织以及众多劳动者才是公共转移的实质来源，而
且从年龄结构来看，劳动者中最主要的是中青年群体。 因此，在探讨如何优化分配制度时，需
要为市场组织、劳动者特别是其中的中青年群体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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